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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左撇子

           “今天您我在公堂上和凶手謙疑犯余爾初次相見，除了控方的証詞，我們對余爾這           “今天您我在公堂上和凶手謙疑犯余爾初次相見，除了控方的証詞，我們對余爾這

個人知之甚少，隻看到他用左手寫字左手簽名，他是個左撇子。”容定平靜地說。“林行

規律師在休庭后送來的這份新証據，倒是提供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

        “容律師，公堂上，辯方處處設防，控方攻不順手，審案進展甚微。我有點厭倦這種

毫無進展的僵局。對於新到的証據，拜托您說明白，別再給我們這樣那樣的暗示好嗎?”

蔡寅的語氣有點激動。

            容定大聲念驗尸報告，然后喃喃地對陳蔡兩位說：“如果這份報告還不足以向陪審

團提供誰是凶手的証據，至少足以引起陪審團的懷疑：驗尸報告說，死者周實脖子上的刀

痕是從右往左砍下去的。而根據我們在庭上的觀察，余爾是個左撇子，他如果一手拿刀，

一手拿槍，應該是左手拿刀，那樣的話，在周實脖子上留下從左往右砍下去的刀痕比較合

理。如果他左手拿刀，從右往左砍下去，會跟自己的右手打架。”

      容定舉起雙臂，交叉起來，作了一個X狀的動作。

     “容律師，我懂你意思了，余爾不是凶手。”

     “如果余爾不是凶手，那麼我們面臨的問題比得到這份新証據之前還要多。誰是殺害

周實的凶手？”主審官陳貽范放下喝完蓮子羹的瓷碗。“容定，蓮子羹快涼了，你先喝完

再說。“

          容定搖搖頭，剝開一枚天台蜜桔，送進嘴裡。對於蓮子羹這類講究的中式點心，出

身貧寒的容定沒有多大興趣。如果有選擇的話，他希望這個時候能嘗上一口烘烤的炒雞蛋身貧寒的容定沒有多大興趣。如果有選擇的話，他希望這個時候能嘗上一口烘烤的炒雞蛋

三明治，那是他在曼徹斯特當窮學生時習慣充飢的廉價點心。

     “或許這第二件証據能夠提供更有建設性的幫助。”吃完蜜桔后，容定用熱手巾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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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從控方律師林行規送來的大信封裡取出第二件証據。

          陳貽范、蔡寅湊上前來，和容定一起就像鑒賞世界上最名貴的珍寶一般，查看第二

件証據：這是一塊串金鏈子的小金鎖片，上面沾著發黑的干血跡。鎖片正面刻著一條鱗片

清晰的魚，中央刻著一個“益”字。背面刻著“福祿壽”三個大字，和“華昌”兩個小字。清晰的魚，中央刻著一個“益”字。背面刻著“福祿壽”三個大字，和“華昌”兩個小字。

包裹金鎖片的紙上寫明去年11月17日周實遇害後，死者家屬在收尸時發現死者手裡握著這

件東西。東西交給驗尸官保管，在林行規律師去山陽縣搜証時，交給了林行規。

         三位主副審官輪流傳看這塊金鎖片和紙上的說明。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件東西是周實在遇害時和凶手發生扭打，從凶手身上拉

扯下來的。這兩個小字‘華昌’想必是打造或出售這塊鎖片的金鋪字號。”蔡寅看完後很

有把握地說。

       “蔡司長，我同意你的看法。”陳貽范說，“不過，這僅僅是你我的猜想，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一個証人來証明這塊金鎖片是屬於凶手的。能夠找到這樣的証人，離確認凶手就

隻剩半步。”

        “我們可以派人去山陽縣找到這家金鋪，然后從金鋪那裡打聽出這塊鎖片的買家。這

個買家多半就是凶手。”蔡寅的聲音帶著勝利的喜悅。

        “蔡司長，山陽縣不通電報。從上海直接派人去調查，路上來回至少二十天，‘南社’

的人對破案催得很緊，伍總長恐怕不希望我們拖那麼久重新開庭。有沒有更快的辦法？”

陳貽范理著胡子問。作為“南社”發起人的蔡寅，明白陳貽范的這番話是說給自己並通過

自己傳給滬軍都督府激進派聽的。

        容定認為陳蔡兩人的思路合情合理，這塊金鎖片的出現意義重大，它是打開法庭上出

現僵局的鑰匙。於是，容定在腦海裡擬定了自己的計劃。現僵局的鑰匙。於是，容定在腦海裡擬定了自己的計劃。

        “陳主審、蔡司長，我想有一個方法可以同時找到証人和凶手。明天，我們不是跟控

辯雙方律師約好開會的嗎？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讓雙方律師都接觸這些新証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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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辯方巢堃律師會很高興看到第一份証據，凶手是右撇子，余爾是左撇子，証明余爾

不是凶手。控方金泯瀾律師會很樂意看到通過第二份証據，找到真正的凶手。為此，我可

以向控辯雙方律師提議把余爾從凶手嫌疑犯轉換成污點証人，通過知情人余爾找到真正的

凶手。”凶手。”

           “容律師，你怎麼斷定余爾是知情人？”蔡寅問。

           “雖然沒有顯爾易見的証據把余爾跟周實被殺直接聯系起來，但是有足夠的間接証

據讓我們用來使陪審團相信‘如果余爾真的跟本案毫無關聯，他為什麼要跟隨姚榮澤到處

逃亡？’。”

            陳蔡一齊點頭。

          “巢堃律師那邊，我跟他溝通，希望他不要阻攔我們把余爾換成污點証人。明天的

會上我建議陳主審告訴雙方律師，我們審官團要根據新証據，展開調查，有進一步發展，

才能決定下次開庭時間，請他們配合。”

       “這樣就解除了下次開庭，再次發生僵局的尷尬。把余爾從嫌疑犯轉換成污點証人的

說詞，容律師，明天多勞你了。”陳貽范如釋重負地說。

        蔡寅掏出懷表看，“現在離明天隻剩一個多鐘點了。”

       容定用手掌擋住嘴巴，打出一個哈欠。

       果然，不出12小時，特別法庭的審官們又出現在市政廳的一間小客廳裡。

        這是一間50英尺見方的房間，佈置的非常雅致，牆上挂著地方士紳捐獻的名畫古字，

一色的紫檀木家具。空氣裡卻漂著咖啡和煙草的混合香味，那是因為市政廳招待人員根據

陳貽范的要求，專門在中式茶煙之外，另外為這次會議供應日本清茶、錫蘭紅茶、土耳其

咖啡、呂宋雪茄等，滿足陳貽范、容定、林行規、蔡寅、金泯瀾、巢堃等這些留洋人士的咖啡、呂宋雪茄等，滿足陳貽范、容定、林行規、蔡寅、金泯瀾、巢堃等這些留洋人士的

需要。

        陳貽范往土耳其咖啡裡放了些白糖，慢慢地攪動勺子，等待控辯雙方律師輪流看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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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送來的兩件新証據。

          從雙方律師的臉色上，陳貽范讀到了控辯雙方的心裡反應。

      “各位早上好，在正式討論這兩件新的証據前，我想先說說今天的臨場規矩。這不是

法庭，各位的發言，除非本人願意，不會記錄下來。今天會議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跟各法庭，各位的發言，除非本人願意，不會記錄下來。今天會議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跟各

位商討下次何時開庭，才不至於發生像昨天那樣的僵局。所以，請各位不要把時間花在相

互指責，確定誰是誰非上頭。我們坐在這裡，不是為了爭執，而是為了找到解決爭執的最

佳方式。特別要提請各位注意的是，不要同這間屋子以外的任何人或報界談論今天這次會

議的內容。如果發現有人向外界披露這次會議的內容，本庭有權取消該人出庭的資格。現

在，請負責本庭‘審問’這一塊的呈審官容定律師向各位說說怎麼推動審判繼續向前的辦

法。”

         容定的發言直接從兩件新証據開始。“勿用說，大家在法庭上都已看到巢堃律師的

當事人嫌疑犯余爾是個左撇子，而新証據上的刀痕卻顯示不是這麼回事。如果下次開庭時，

我們把這件新証據讓陪審團過目後，要陪審團繼續相信余爾是殺害周實的凶手，可能性微

乎其微，而金泯瀾律師這一邊繼續指証余爾是凶手的話，隻會使審判再次陷入僵局。這不

是控辯雙方希望看到的局面，對嗎？所以，我建議，取消余爾為殺人嫌疑犯的身份，把他

轉換為本案污點証人。對此，請各方表明立場。”

        容定講話的時候，控辯雙方律師都拿出筆記本，刷刷地作記錄。

      “容審官，我能不能把你的建議理解成撤消余爾的被告身分和余爾成為污點証人是

一欄子交易，而不是兩件可以切割的事情？”金泯瀾首先發言。

       “是的，金律師。本庭確實想跟余爾做一次交易。如果余爾本人或他的辯護律師不肯

讓他成為污點証人，那麼他仍舊是被告身份。”容定回答。讓他成為污點証人，那麼他仍舊是被告身份。”容定回答。

       “我同意取消余爾為殺人嫌疑犯，但是我反對余爾當污點証人，因為他沒有污點，他

隻可能是証人，如果他願意當証人的話。”巢堃發表意見。他對容定建議取消余爾的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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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很滿意，這不就是昨天他要求法庭當場釋放余爾的拷貝嗎？但是，他很困繞憑什麼容

定咬定余爾是污點証人。証人和污點証人的區別是，當局無權拘押証人，但是當局有權以

污點未純清為由繼續拘押污點証人。他沒有對那塊小金鎖片發表評論，因為他的立場是案

發時余爾在錢庄上班，任何在行凶現場發現的東西跟余爾無關。發時余爾在錢庄上班，任何在行凶現場發現的東西跟余爾無關。

          “余爾有一個現成的污點和一個很快會被証實的污點。讓他從被告減為污點証人，

不是我們審官團的心血來潮。”

        “能告訴我那個現成的污點嗎？”

          “余爾在開庭時說，他‘與本案毫無關聯’。但是，他在命案發生后，跟隨姚榮澤

逃亡在外兩個多月，存心逃避三個都督府的通緝，這種行為同殺害周實的罪名相比，輕如

鴻毛，但是逃避通緝，這就構成犯法，所以說他有污點，並不過份。”

        “那麼，什麼是那個很快會被証實的污點呢？”

        “巢律師，按照我的估計，二十天後那個污點就會被証實，很抱歉，我現在還不能

向你提供細節。不過，單憑余爾逃避通緝這一事實，他是有污點的，你不會再否認吧？”

        “好吧，我接受把余爾從被告減為污點証人這一交易，但是，主審官，我有兩個要

求。”

         “請講。”陳貽范放下剛剛點燃的雪茄。

         “第一，立刻將余爾從重嫌犯牢房移往証人客房，從今以后享受証人被保護的待遇。

第二，任何人，包括審官團成員，要跟余爾私下會談的話，必須事先通知我，讓我同時在

場。”

         “批准你的要求。容審官，你打算什麼時候去見余爾？”

         “主審官，我要等正式通知陪審員有關余爾的身份改變后才能去訪問余爾。”         “主審官，我要等正式通知陪審員有關余爾的身份改變后才能去訪問余爾。”

         “對，正當的程序應該這麼走。蔡司長，通知陪審員這件事麻煩您了。”

         蔡寅從會議開始後，一直在喝日本清茶。他放下厚瓷茶杯，在筆記本上查閱了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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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然后撕下一張紙，寫了幾筆，交給容定。

       “根據程序，半個工作日後，所有本庭有關人員都應得知余爾的身份改變。”

        “謝謝。巢律師，我打算今天下午2點去拘留所拜訪余爾先生。歡迎您同行。”

       “容審官，我們拘留所准時見。”       “容審官，我們拘留所准時見。”

            容定之所以要選在下午2點，是因為他計劃在1點到達拘留所，先花上一個小時檢查

余爾入獄時繳出來的隨身物件。由於辯方律師巢堃隻要求在容定和余爾見面時他需要在場，

而沒有要求在檢查余爾的物件時也要在場，所以容定看准巢堃的這一疏忽，在巢堃不在場

的時間和地點起步施展自己的計劃。

           設在南市的特別法庭拘留所，孤單地座落在繁忙的商業區盡頭。到達拘留所之前，

必須經過布滿餐館、菜場、綢緞庄、旅店的街道。拘留所的磚砌建筑和前面街上的那些傳

統木質樓房很不協調，一望而知是近年剛蓋的。

          提著牛皮公文包的容定出示証件後，由拘留所的法警帶到領取存放被關人員物件的

窗口前。窗后的職員交給容定一個大帆布袋，由法警幫忙，把帆布袋扛到窗口對面的長桌

上，供容定檢查。帆布袋裡面放著余爾入獄時繳出的大部分隨身物件。其中一些春季的衣

服已經給余爾取走，因為他已經不是重罪嫌犯，不用穿囚衣。剩下的是目前余爾不需要穿

戴的冬季衣服鞋帽、和任何可能用於傷人或越獄的東西，諸如鑰匙、銀錢、銅質懷表、。。。

          容定檢查完所有的物件，拿起其中一件東西，對窗口后面的職員說：

          “這件東西我要暫時借走，剩下的你們繼續保管。”

            訓練有素的職員請容定填寫出借証物的表格，剩下的東西放回帆布袋，由法警送入

窗口。

        辯方律師巢堃在容定填表格的時候已經來到拘押余爾的地方。那是一間用煤渣磚砌成        辯方律師巢堃在容定填表格的時候已經來到拘押余爾的地方。那是一間用煤渣磚砌成

圍牆的屋子。趁容定還沒有出現，巢堃抓緊時機教訓余爾怎麼對付容定:

       “你給我記住，不管那個審官問你什麼，在你沒有弄明白你的答案會不會置你舅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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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地之前，你都不要理他。”

        “你是說讓我當啞巴？”

        “你說‘這個問題等我和巢律師商量后回答。’懂嗎？”

         巢堃還想進一步教訓余爾，卻看到容定提著牛皮公文包走進屋來。         巢堃還想進一步教訓余爾，卻看到容定提著牛皮公文包走進屋來。

         容定環顧了一下這間15英尺見方的房間。房裡傢具簡陋，隻有一把椅子，木床上鋪

著干淨的棉被。 雖說是給証人住的，這間房的窗戶上仍然裝著鐵欄杆。法警站在房門外，

搬來一把椅子。於是，余爾坐在床沿，容定和巢堃各坐一把椅子，容定把公文包放在那張

四腳不穩的桌上，開始跟余爾交談。

         余爾穿著薄棉袍，目光呆滯，臉色卻略添紅潤。容定和余爾之間沒有法庭上的隔離

欄，互相直視， 打量對方在想什麼。

          容定的開場白是讓余爾明確自己的身份和權利。

        “余先生，我有兩個問題請你用‘知道’或是‘不知道’來回答。你是否知道你是以

控告姚榮澤指使人殺死周實、阮式一案的污點証人身份跟我說話的？”

        “知道。”

        “你是否知道你的談話內容如有不實，性質跟在法庭上說謊相同？”

        “知道。”

        “容審官，我要插話。” 巢堃打斷容定。

       “請。”

       “請容審官向余先生確認，對於容審官的問題，余先生有權不回答。”

       “我確認余先生有這樣的權利。同時，我要告訴余先生，如果不回答我的問題，特別

法庭有權將余先生的這種態度轉告陪審團，請陪審團把這種態度放在決斷誰有罪誰無罪的法庭有權將余先生的這種態度轉告陪審團，請陪審團把這種態度放在決斷誰有罪誰無罪的

考量中去。現在，我讓你看一件東西。”

             容定打開公文包，取出一份當天的《申報》。它是上海租界內外，乃至江南地區



8    大千世界                                                                                              第六章 左撇子               

最有影響力的民間報紙。“看看這篇報道。”

            余爾拿起報紙，朝容定用紅鉛筆框出的一篇文章看下去。這篇文章轉述革命激進

派“南社”對余爾在昨天法庭上的表現表示憤怒，攻擊余爾是通過編造謊言，欺瞞特別法

庭，造成毫無進展的休庭。文章向陪審團呼吁，不要被余爾的這種欺騙蒙住眼睛，務必將庭，造成毫無進展的休庭。文章向陪審團呼吁，不要被余爾的這種欺騙蒙住眼睛，務必將

姚榮澤和余爾早早定罪，繩之以法。

            余爾罵了一句臟話，憤怒地將報紙扔往桌上，聲音之大引得門外的法警沖進屋來。

           “怎麼回事？”

            容定示意沒發生要緊的事情，法警退出屋去。

          “余先生，看到了吧，不管你是凶嫌被告還是污點証人，你已深深卷入此案。採取

跟特別法庭合作才是上上策。”

           “容審官，你想問什麼？”

           “是你還是姚榮澤，誰先想出要逃離山陽縣的？”

           “這個問題等我和巢律師商量后回答。”

           “請。”

            巢堃和余爾咬了一陣耳朵。

           “誰先想出要逃離山陽縣？我忘記了。”

           “那麼你為什麼要逃離山陽縣？”

           “因為聽說革命黨要抓我。”

           “為什麼要抓你？”

           “他們看錯人，把我當成殺人凶犯。”

          “你是說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根據這樣的錯看或錯報，所以革命黨人要抓          “你是說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根據這樣的錯看或錯報，所以革命黨人要抓

你？”

          “是。”          



9    大千世界                                                                                              第六章 左撇子               

          “也就是說，你在逃離山陽縣時已經知道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這回事了？”

          “這個問題等我和巢律師商量后回答。”

          “請。”

            余爾用極低的聲音和巢堃說話。容定把自己的椅子盡量搬遠一點，讓他們有說話的            余爾用極低的聲音和巢堃說話。容定把自己的椅子盡量搬遠一點，讓他們有說話的

方便。結果，余爾的回答仍然是：“我忘記了。”

          “也就是說你忘了逃離山陽縣的原因？”

          “不，我沒忘。我逃離山陽縣的原因是因為革命黨要抓我。”

          “很好，我們重新梳理一邊。剛才你告訴我逃離山陽縣的原因是革命黨要抓你，而

革命黨要抓你是因為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兩秒鐘後，你又說你忘記逃離山陽縣時是

否已經知道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那麼我的理解是：你確定逃離山陽縣的原因是因為

革命黨要抓你，但是你不能確定逃離山陽縣時是否已經知道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請

回答，我的這份理解，對還是不對。”

           “對。”

           “那麼你是什麼時候知道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這回事的?”

           “這個問題等我和巢律師商量后回答。”

          “請。”

          “我記不清在什麼時候開始知道有人看錯人把我當成凶犯這回事。”余爾跟辯護律

師商量后回答。

          “那麼你記得出事的那個時段，去年11月17日下午，你在錢庄上班，是或不是？”

          “是。”

          “你是什麼時候逃離山陽縣的?”          “你是什麼時候逃離山陽縣的?”

           “12月2日。”

          “余先生，一方面你清楚記得11月17日下午你在錢庄上班，清楚記得12月2日你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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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山陽縣；另一方面你不記得逃離山陽時是否知道有人看錯人把你當成凶犯。你不覺得，

這樣富有挑選的記得和不記得，陪審團會覺得不可思議嗎？“

           “這個問題等我和巢律師商量后回答。”

          “請。”          “請。”

          “現在，我想起來了。我是先聽說革命黨人要抓我，所以猜想有人看錯人把我當成

凶犯，後來聽到人家也這麼說，才確切知道是這麼回事。中間經歷逃亡和四處押解，所以

具體什麼時候想到或聽到，確實記不清楚。”余爾在巢堃充滿鼓勵的目光下結結巴巴地講

完這番話。

           “這樣聽起來順耳多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更不明白。既然余先生猜想有人認錯

人把你錯當成凶犯，為什麼不帶著証人，站出去對質，而是選擇逃亡這條路呢？好比說，

此時此刻有人說看到我容定在外灘偷東西，明天巡捕房來抓我，我的第一個反應應該是向

巡捕房提供你們兩位先生做我此時此刻不在外灘的証人，而不是選擇逃亡，對嗎？逃亡給

人的印象是我確實偷了東西。所以，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要逃亡嗎？”

           余爾再次跟巢堃商議后才說。“因為我怕革命黨人。”他的聲音軟弱無力，好像煮

過頭的面條。

           容定終於聽到了期望的聲音。余爾說話的口氣，不是內容，是一個做賊心虛使用謊

言搞亂真相的聲音，充滿疑慮，毫無信心。余爾已面臨被攻破的邊緣，隻要再加把勁，他

就會全面瓦解。

         “余先生，當你聽到革命黨要抓你的時候，你的猜想是有人認錯人把你當成凶犯，

那麼順著這個思路，我的進一步猜想是你已猜到誰是那個被錯認是你的凶犯了，對嗎？我

這麼說，是有些根據的。”                 這麼說，是有些根據的。”                 

         容定說著站起來，從公文包取出一件東西，交給余爾。

        “余先生，請告訴我，這件東西是你隨身帶來的嗎？我相信，這個問題不用請教巢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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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你就能回答我。”

        “是我帶來的。”

        巢堃湊上前，看到余爾拿著那塊上午在市政廳裡看到的小金鎖片，非常吃驚。

       “容審官，這塊東西昨天林行規律師從山陽縣送到特別法庭，不可能是余先生一個月       “容審官，這塊東西昨天林行規律師從山陽縣送到特別法庭，不可能是余先生一個月

前帶進牢裡來的！”

       “巢律師，請您再仔細看看，這塊東西倒底是不是今天上午您在陳主審那裡看到的那

塊東西。”

        巢堃從余爾手裡奪過金鎖片，拿到裝鐵欄杆的窗戶下就著屋外瀉入的光線仔細查看。

沒錯呀，就是同一塊東西：正面刻著一條鱗片清晰的魚，背面刻著“福祿壽”三個大字，

和“華昌”兩個小字，中央刻著一個。。。

     “巢律師，你手裡的這塊金鎖片跟上午你看到的那塊金鎖片幾乎一模一樣，隻有一處

不同。請看這裡，”容定從公文包又取出一塊金鎖片，端到巢堃跟前，跟后者手裡的金鎖

片並排放在一起。

         “巢律師，你手裡的這塊，魚的中央刻著一個‘爾’字，剛好跟余先生的名諱諧音

相同。我手裡的這塊，魚的中央刻著一個‘益’字，我的猜想是剛好跟另一位先生的名諱

諧音相同。”

          兩塊金鎖片在窗光下閃爍，巢堃覺得十分刺眼。

        “容審官，你毫無根據瞎猜。” 巢堃輕蔑地說。

        “目前的確是本人的猜想，”容定的嗓音陡然提高了八度。“但是，特別法庭已經派

人去山陽縣調查那家名叫‘華昌’的金鋪，對於這麼講究的金鎖片，金鋪老板應該會有記

錄誰是金鎖片的主人，從而証明我的猜想是否有錯。現在余先生的選擇是，要麼堅持與本錄誰是金鎖片的主人，從而証明我的猜想是否有錯。現在余先生的選擇是，要麼堅持與本

案無關的立場，讓特別法庭靜候二十天後來自金鋪的消息，要麼是現在幫助特別法庭。。。”

           “容審官，這第二塊金鎖片是什麼時候到你手的？”  巢堃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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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定。

         “就在我踏進這間屋子之前，我在前廳檢查余先生關押時繳給拘留所保存的私人物

件，發現這第二塊金鎖片。巢律師，您的臉色不太好看，我知道您心裡在想什麼。你在想

我怎麼可以在您不在場的時候查看余先生的東西呢？沒錯，上午陳主審批准您的要求，在我怎麼可以在您不在場的時候查看余先生的東西呢？沒錯，上午陳主審批准您的要求，在

我私下會見余先生時，必須事先通知您，讓您同時在場。但是，您沒有要求在我審查余先

生的私人物件時，也要這麼做。所以，我這樣做，完全合法，這樣做而得到的証據，在法

庭上完全拿得出手。”

              巢堃的臉色確實不太好看，但是作為一個老練的律師，他沒有認輸，他正在快速

盤算怎樣讓余爾從這件証據造成的困境裡脫身出來。他很后悔上午沒有向主審官提出容定

跟余爾私下會談的行為應包括檢查余爾的私人物件，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就可以替余爾編

好模凌兩可的說法，不讓容定從金鎖片追問下去，造成災難性的結果。

               容定看出巢堃不像有法子馬上反擊，便趁熱打鐵對余爾說：“接著我剛才的話說

下去，余先生現在的選擇是，要麼堅持與本案無關的立場，讓特別法庭靜候二十天，聽憑

金鋪發來的消息左右陪審團的意見；要麼是現在幫助特別法庭，告訴特別法庭誰是那個你

逃離山陽時猜想到的真凶。不同的選擇會給余先生帶來不同的結果，請余先生三思。”

              余爾的臉在痙攣，眼淚奪眶而出，發不出聲來，上身的每塊肌肉都在抽搐，仿佛

蘊含著壓力巨大的濃縮氣體，隨時都會爆炸。

             這時，容定射出最打動人的語言。“余先生，你是讀過書的人。你不會不明白，

說到底，求生存是人的本能。我們之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活得下去，就是因為我們從未忽視

一個事實，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自己，在幫不了別人的時候，再不為自己著想，那不是

講義氣，那是愚昧的犧牲。巢律師，請您勸勸余先生，您是他的辯護律師，您有責任為他講義氣，那是愚昧的犧牲。巢律師，請您勸勸余先生，您是他的辯護律師，您有責任為他

的利益著想，不要讓余先生犯下欺騙陪審團、干擾法庭抓捕真凶的罪行！”

         “我有干擾嗎？”余爾擦著眼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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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肯講出猜疑誰是真凶，就是延誤法庭抓捕真凶，這難道不是干擾嗎？總之，

你還有二十天時間從污點証人升級成真凶同謀犯。”容定說著，收拾兩塊金鎖片放回公文

包，做出要結束會議的樣子。

          “等等，”巢堃拉了一把容定的西裝上衣袖管，“我來開導余先生。”          “等等，”巢堃拉了一把容定的西裝上衣袖管，“我來開導余先生。”

          巢堃在床沿坐下，對余爾耳語。作為一個干練的辯護律師，在不利的形勢下，他依

然找到了一條有利於余爾和姚榮澤減低罪名的道路。

          余爾的雙膝哆嗦一下，他在心裡咀咒，為什麼命運把自己拖入這麼痛苦的日子。既

然巢律師都這麼說了，那就隻好違背答應舅舅姚榮澤的諾言了。

      “既然你已知道一切，還問我干什麼？”余爾終於張嘴。

        “要是你在想什麼我就能知道什麼，那我就不是律師，而是通靈法師。如果你犯了

法，你就要受到陪審團定罪並被判刑；如果你沒有犯法，陪審團自然不會追究你。法制體

系就是這樣運作的，所以一切必須從你嘴裡講出來。”

     “好吧，我講。。。”


